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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大德，諸位同修，諸位來賓，大家下午
好，阿彌陀佛！今天非常難得悟道與大家來參與澳洲淨宗學院成立
十週年的慶祝活動。學院安排我這個時間，剛好吃過中飯，我是很
想睡午覺，我想大家可能也會跟我一樣，這是午睡的時候，所以可
能大家會比較想休息。但是我們按照這個課程表來看，一天有十幾
個小時的課，大概前後有十二個小時的課程，也算相當長的一個時
間。我們同修來賓如果累了，或是想上洗手間，或者覺得有點悶，
可以隨時去外面透個氣再進來，這樣保持身心的平衡，不至於昏沉
。大家有需要就不要客氣。
　　學院成立了十週年，這個時間也不算短，也不是太長。在這十
年當中，我們回顧這個學院十年當中的成長過程，在這個十年我們
學院做得最有特色的就是溫馨晚宴，每個星期六招待圖文巴市的市
民來學院免費用餐，用素餐，一個星期辦一次，十年如一日都沒有
中斷。現在每個星期六晚上的溫馨晚宴來的人愈來愈多，主要是給
西方人士來接觸我們中華傳統文化，大家都非常歡喜。現在學院在
圖文巴市這個地方，也成為市民他們生活當中一個很主要的精神寄
託，也可以說我們學院在這裡已經融入了他們的生活。所以學院有
什麼活動他們本地的報紙都會報導，也就是說圖文巴市的市民已經
完全接受了我們淨宗學院這個型態。我記得幾年前市政府辦一個展
覽，我們一般講博覽會，展覽很多藝術品，學院提供我們佛門的，
像袈裟，我記得連悟謙法師的一雙破舊的僧鞋，他也拿去展覽，羅
漢鞋擺在櫃子裡面當寶貝。



　　當時我是在台灣造了銅的地藏菩薩，青銅色的，小尊的，大概
這麼大的，也提供給他們，他們也展覽，還有錫杖，他們也都展覽
。他們看了也非常歡喜，在我們佛門裡面講，也給他們種了佛法的
種子，三寶形像落在他們第八阿賴耶識當中，給他們種了這個善根
種子。這是我們學院這十年來很重要的一個項目，溫馨晚宴，還有
學院把佛法是教育的型態，介紹給當地的市民。另外就是每一年都
有辦活動，像這次也是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每次辦大型活動，大
概會邀請世界各地淨宗的同修，大家一起來聚會。我們這次的人數
比往年要多，往年大部分每次大概是八百多人，這次聽說是一千多
人，所以學院坐不下，租南昆大這個場地來舉辦。我想圖文巴市建
市以來，海外來包括海內的（就是國內的），到圖文巴市來的人數
，大概我們學院辦活動這個人數最多的，我看他們看了都會歎為觀
止，遊覽車（大巴士）一排看不到尾巴，聲勢浩大，我想這個也是
讓他們當地的居民大開眼界。
　　以前這裡沒有什麼華人，大概南昆大中國、台灣，包括東南亞
的留學生，華人很少。學院建立之後現在華人就多了，很多居士從
紐西蘭，還有澳洲其他城市搬過來的，現在非常多。平常我們看不
到什麼人，但是學院開飯的時候，我看最少都有一百多人。吃飯的
時候大家都會出來，平常大家都回家去，或者忙他個人的事情，好
像看不到人。所以這裡現在有一家亞洲店（商店），專門賣中國人
吃的這些食品、蔬菜這一類的。有了這個商店，表示這裡的華人多
，這是這十年來華僑在圖文巴市增加了。這是每一年學院辦大型的
活動，我們也達到宣傳的效果。往後十年又是一個階段，我想我跟
大家的心情是一樣的，大家都非常期待澳洲淨宗學院更上一層樓。
　　學院，顧名思義就是學習的地方，就是學校。學院的性質主要
是講經教學，這是我們淨公老和尚常常提起的。要把佛教回歸到教



育，佛陀教育是佛教的本質，它本來是教育，它不是宗教，這是我
們淨公老和尚五十三年講經說法不斷的呼籲。也苦口婆心的勸導、
說明，我們要重視佛陀教育，不能像一般只是舉行個宗教儀式，沒
有教學的內容，這樣就變成宗教。宗教在我們現代一般人的心目當
中它是迷信的，信仰宗教是一種精神的寄託，現代人他相信科學，
認為宗教它不符合科學的精神。現代人會有這樣的誤會，主要就是
我們宗教（包括佛教）真的都沒有在辦教學。教學就是上課，經典
就是教科書，學校就是要上課的，學校不上課只有一個名義，就沒
有實質的意義了。所以我們淨宗學院它的性質就是講經教學的，不
是做法會的。做法會梵唄、唱念，它也是教學，就像學校的音樂課
一樣，學校都附帶有音樂的課程。講經教學它是主流的教育，其他
是配套的、附帶的教育，也是歸納在主流教育裡面。這是我們上淨
下空老和尚，長年不斷的提醒我們，佛門的四眾弟子要重視教育。
　　這個經沒有人講，這個法就沒有了。所以我們淨公老和尚最近
在講《淨土大經科註》也常常提醒，用講經說法跟修行證果來比喻
佛法的正法、像法、末法。正法時期有講經教學，有修行證果的，
這是正法。像法時期有講經教學，修行證果的人比較少，但是還有
得禪定的，這是像法。末法有講經教學，但是修行證果得禪定的都
沒有了，這個叫末法。如果連講經教學都沒有，那叫滅法，佛法就
滅了，就沒有了。最近我們淨公老和尚常常用這樣來給我們比喻說
明正法、像法、末法、滅法的一個意義。我們現前在佛陀的法運是
屬於末法的第一個一千年過去了，第二個一千年的開始。現在我們
是末法，整個大時期來講，現在是末法。但是末法當中也有正法、
像法、滅法，四個都有，關鍵在我們佛門的弟子，在這個時期有沒
有人修行證果？我們不能說沒有。
　　佛在《金剛經》就給我們講得很清楚，須菩提尊者向釋迦牟尼



佛請教，問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佛講《金剛經》，在當時是正
法時期，佛陀在世的時候，須菩提尊者有個問題，他說現在佛陀在
，講這個經有人理解，有人能夠接受，能依教奉行，能夠修行證果
。但是如果後五百年，就是五個五百年，也就是佛滅度二千五百年
之後，還有人會理解《金剛經》嗎？還會有人依照《金剛經》這些
道理去修行嗎？佛聽到須菩提尊者問的這個話，馬上把他的嘴巴堵
住，他說你不要這樣想，後五百歲如果有人他能持戒修福，他就可
以理解《金剛經》，就可以修學《金剛經》。從這個經文上來看，
我們現在是後五百年的末法時期，只要有真正持戒修福的人，他還
是能證果，不是說不能證果，關鍵就在持戒修福。
　　因此我們淨公老和尚，這些年來不斷的提醒我們同修，要從扎
根的教育基礎來學習，儒家的《弟子規》，道家的《感應篇》，佛
家的《十善業》，強調基礎的學習。修這個就是持戒修福，這個真
能落實、真能做到。這些東西是行經，包括出家眾的《沙彌律儀》
都屬於行經，行就是在生活當中要去實行、要去落實、要去把它做
到的，不是講的，不是念的，不是背的。講、講解、念誦、背誦，
主要是提醒我們不要忘記。講解是讓我們理解怎麼個做法，理解之
後我們就要去落實，這樣才是真正的持戒修福。如果只有念、只有
講，講完了也不照做，那還是落空了。這一點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淨公老和尚講經教學不斷的強調，有講經、有教學，當然
就有聽經聞法的，有說、有聽這兩方面的。因此在今年八月香港佛
陀教育協會舉辦農曆七月中元普度的三時繫念法會，往年我們早上
都有誦經、午供，下午做三時繫念。今年八月之前剛好聽到師父上
人講《大經解》講到，他說經不是念的，是要講的。我聽到這句，
我就寫個信給香港佛陀教育協會主辦單位說，我們老和尚講這個經
是要講的，當然有講的就必定要有聽的，不是只有念的，最重要要



講解，講經教學。我就給主辦單位建議，我說現在我們老和尚都長
住在香港，在香港佛陀教育協會講《大經解》。我們舉辦這個法會
來參加的人很多，我們是不是要做個帶頭作用，法會期間誦經改為
聽經？原來誦《無量壽經》，現在改為聽《淨土大經解演義》，把
我們淨老和尚的光碟拿來播放，來聽講。主辦單位也接受了我的建
議。
　　所以今年八月就把誦經的部分，兩個小時改為聽經。有很多同
修他不太習慣，過去都念經，現在改聽經，他會打瞌睡。因為香港
地方小，租福利會一次只能容納八百多人，所以七天主要是給不同
的同修輪流參加的。後來學會他們就訂了一個辦法，喜歡聽經的人
優先。這個辦法也非常好，鼓勵大家聽經聞法，就好像鼓勵學生到
學校去上課，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做法也值得我們來提倡。所以現
在法會做得很多，什麼奇奇怪怪的問題都會出現，為什麼？不明理
，不明道理。包括早上悟全法師講的，現在很多助念的，本來要幫
助人家去作佛的，然後自己也搞錯了，不但幫不上忙，反而障礙他
往生。這些事情在現在真是大有人在，為什麼？他沒有上課，他不
明白道理、方法，他不懂。他也不是惡意的，他也是好意的，但是
方法不對，做錯了，他不知道。後面發生很多問題，他自己也會覺
得莫名其妙，自己也會感覺很冤枉，我好心好意幫助人，怎麼會這
樣？這都是不聽經之過。所以佛法是教學，這是我們老和尚一再強
調的。
　　因此我們學院辦這次的活動借用學校的地方，也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要回歸到教學，就像學校這樣，社會大眾他才會重視，年輕的
人他才肯來學。為什麼現在學佛年輕的人很少？因為大家認為這是
宗教，迷信，他現在還不需要。他什麼時候才需要？老了，退休了
，無聊到寺院來，來消遣消遣，找一些同修聊聊天，消遣佛法，他



認為是這樣的。那也不能怪他們有這種想法，因為他看到佛門大部
分都是老人家來，都是老人家，沒有年輕的，他也會想這個大概是
我老了的時候才需要，現在我不需要，真的是這樣。我父親他就是
這個看法。我父親，以前我聽經學佛不交女朋友，被他罵死了，他
認為我不正常。他說人家年輕人就是成家立業，人生正常的事情，
你不想成家，你就是懶惰，你想去做和尚不用工作比較舒服，要人
家供養你，懶惰，逃避現實。我聽經，老和尚講經我都風雨無阻的
去聽，他就問我，你是不是跟那個法師打了合約，非去不可！你弟
弟都結婚了，你現在還在晃，就是一天到晚被罵。所以我出家是我
父親往生第四十九天滿七。我們老和尚說，你就出家，將來弘法利
生，把這個功德迴向給你父親，比做水陸法會功德還大。
　　出家之前，我十九歲，聽我們淨公老和尚在台北蓮友念佛團講
《楞嚴經》，那時候找我弟弟去，我們兩個人看到佛光山的《覺世
旬刊》，刊登這個消息，跑去聽。我今年六十一歲，前面十五年聽
經，我三十四歲，這算虛歲，三十四歲我父親往生那一年出家的。
這是說我父親他對佛教，他就是誤會很大。那個時候我父親在世的
時候，我母親就出家了，我母親六十幾歲出家的。他跟我講，你母
親老了，那個寺院就是養老的。他給我講，像你母親那個年紀可以
，你不可以，你去出家就很奇怪，人家你的同學、你的這些朋友都
沒有人像你這樣的。對佛法是完全不了解，你不能講，也不敢跟他
頂嘴，只有聽他罵。所以，我父親在世出家之事絕口不提，能夠讓
我去聽經就好了。他給我相親相了十次，應付應付，應付到他老人
家往生，相了十次都沒成功。這個為什麼？如果很多年輕人都學佛
、都聽經，我想我父親他不會有這個誤會，他覺得這個大家都這樣
，對不對？那時候我們去很稀有，真的是稀有動物，那是很另類的
，他覺得很奇怪，你怎麼這麼奇怪，跟一般人不一樣？那個誤會很



大。
　　所以我們不提倡教學，真的佛教沒有前途。所以我們淨公老和
尚他這個提倡是絕對絕對正確的。我算是很特殊的動物，跟一般人
不一樣，連我們那些同學都勸我，我俗家的姓是姓林，雙木林，我
父親給我取一個名叫正道，正當的正，道德的道。出家，師父就幫
我取悟道，剛好。我們這些同學他非常關心我的婚姻大事，他們要
討老婆都會找我去做伴郎。但是我去，學佛的人好像呆呆板板的，
跟人家格格不入，人家會談情說愛，我也不會，嘴巴又笨，也不會
講，怎麼搞也不行。如果她願意跟我去聽經，這個就可以談得來，
不跟我去聽經，好像沒什麼話好說。這些同學都非常的熱心，他說
：我們並沒有反對你學佛，但是你不要學得太迷了。他們說我學得
太迷了。當時我在想，我心裡想我不敢說，因為他們人多，只有我
一個學佛的，他們幾十個人，等一下我跟他們辯論，他們圍起來攻
擊我，我招架不住。我在心裡想，到底是你在迷，還是我在迷？以
後我們看看吧！所以這些都是不了解。
　　因此，我們要體會淨公老和尚的苦心，大家一定要努力的把佛
教回歸到教育。所以有年輕的法師講經說法，我們大家發心來護持
、來鼓勵他們，讓他們不要退心，讓他們知道講經教學是主流的教
育，是佛教主流的教育，這個不能沒有。這個沒有了，佛教到最後
也就沒有了，這個非常重要。所以大家發心護持年輕人講經，這個
功德也是很大的。你把年輕的法師，他現在還不成就；老和尚為什
麼那麼感激韓館長，大家知道嗎？因為早年在聽經，我是老聽眾，
所以我很清楚。我十九歲在聽經，那時候沒有道場，都是跟人家借
的，這裡講幾天，那裡講幾天，跑來跑去的。那個時候老和尚剛剛
出道講經，聽眾沒這麼多，有時候我跟我弟弟去聽，連我們兄弟兩
個算起來大概十來個，也是小貓兩三隻，沒這麼多人。所以我也應



該算是護法，因為我們去聽經，我跟我弟弟，我十九歲，他十六歲
，在那個聽眾裡面我們兩個最年輕，其他都是老菩薩，大陸到台灣
來的老菩薩，起碼也中年以上了。
　　因此講經的法師要護持，這個很不容易，但是護持你也不能感
情用事，也不能他要什麼，你給什麼，那你會把他害死。但是護持
，可能法師有的會接受，有的不會接受。我在圖書館就看到師父的
紅包都被韓館長攔截下來，只要被她看到肯定不會到師父的口袋。
後來師父也講，還好韓館長把他的名聞利養都堵死了，他出來講經
弘法有人幫他擋住這個名聞利養。沒地方就租地方，上講台，師父
要的是講台，其他都不要，這樣一門深入，在經教上深入，才有今
天這個成果。今天大家看到是花果，今天大家來很多人供養，那是
錦上添花，那個時候我們在艱苦的歲月是雪中送炭，那個沒有人看
到，也沒有人知道，現在看到的是成果。所以護持法師講經也不容
易，你要堵住他的名聞利養。現在問題又來了，這個法師他接不接
受？如果他不接受，他也不讓你護，要找一個聽他的話的人來護持
，所以這個也不容易。
　　你現在要找一個護法，把年輕的法師護持到他真正有成就，這
個成就不是成就名聞利養，成就名聞利養在佛門裡面講不算是真正
的成就，只是得到世間的福報，名利也是一種福報，得到世間福報
，不是真正成就。真正成就是明心見性，大徹大悟，念佛真正有把
握往生西方淨土，這個才是真正成就。所以這個方面不容易，但是
你只要護持一個，他真正在佛法裡面，不要說大徹大悟，大悟，這
個都功不唐捐。但是你要會護持，不能感情用事。如果感情用事，
那肯定這個法師你不是在護持他，而是障礙他，這個非常重要。所
以我們到道場，譬如說大家到學院來請法師，我是建議你們不要直
接找學院的法師，找誰？找我們的院長上淨下空老和尚，請他派法



師來。派出來，因果都他老人家要承擔，好不好是你老人家的事情
。如果你直接去請哪一個法師，沒有通過我們老和尚，那就像廬江
徐林長常講的，因果自負，因果要自己負責。這個因果方面我們要
明白。
　　我們現在淨宗學院的法師，大家很熱心的邀請，如果沒有通過
我們院長淨公老和尚的批文，這是不對的，這個也不禮貌，這個我
們要知道，這是禮節。所以你不要以為我把這個法師請來了，我在
護持他，那這很難講，你到底是在護持還是在障礙，這要看結果。
我們今天時間有兩個小時，也算是比較長，大家這個時間，我知道
是最昏沉的時候，還有很多同修捧場，眼睛沒有閉起來。如果我坐
在下面，我肯定會閉目養神一下，你們精神還比我好。但是我一坐
上來，我就肯定不能閉目養神，我在下面早上聽了兩堂課，偶爾閉
目養神。聽師父講課閉目養神是最好的，眼睛一張開精神就很好，
耳朵在聽，眼睛閉目養神，這也是一種休息的方式。大家這幾天上
課，也不是說全部的時間都閉目養神，恐怕你會睡著，就是我們眼
睛疲勞了，閉個五分鐘再張開，不要一直閉著，一直閉著可能等一
下就打呼了。這是很多人會有這種昏沉的情況。所以養個神，然後
再張開眼睛提提神，這樣調劑一下，我們這幾天的日子比較好過。
不然我跟大家一樣，我坐著也會昏沉。
　　講到這些地方，我也是很多感想，想到什麼？剛才講到講經教
學，我出家的第一志願就是要跟師父學講經說法的。以前在家的時
候聽師父講經都常講趕經懺，做佛事，和尚不作怪，居士不來拜，
講這些。出家的時候，師父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日常法師戒律
很嚴格，叫我跟他學戒律，要我把在家不好的習氣調過來。日常法
師也很反對經懺。但是我在家的時候，我父親過世四十九天之內，
我就發願到佛陀教育基金會去做義工。當時師父是找一個蔡崇盛居



士，是大專佛學講座的學長，叫他去住在基金會當義工。蔡居士他
有家庭，他有小孩，還在上班，他沒辦法。他就介紹我，他說林居
士他是光棍一個，他可以，他去住那邊沒問題。後來師父就同意了
，我就去住在基金會當義工去了，當了義工四十九天之後就出家了
。在還沒有出家之前，師父到基金會講經都有會敲法器的居士，他
們一個當維那、一個敲木魚，我出家那天頭一剃，那個引罄就交給
我了。我什麼都不會。你是法師，這是法師的事情，不是我們居士
的事情。
　　那個時候，日常法師他也收一個男眾徒弟叫如道，我叫悟道，
他叫如道，他敲木魚，他也什麼都不會，敲木魚，那可難聽死了，
好像在劈材一樣。我們兩個人，出家人你們上，你們是法師，頭剃
了，衣服換了，我們就硬著頭皮上去，那個開經偈念一半念不下去
了，都被拉跑了，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師父說，可以了，就這
樣。經講完怎麼辦？要念佛迴向，迴向也是荒腔走板，走調了，念
一半又被拉跑了，也是你看我，我看你。師父說，可以了，就這樣
。本來在家聽經對趕經懺、敲法器就沒好印象，現在一出家又推不
掉。後來師父說，這個都不會也不行，請祥雲法師，祥雲老法師東
北人，來教。來教的時候，日常法師就給祥雲法師講，教他們會做
早晚課就好了，叫祥雲法師不要教我們太多。他說你教太多，他們
兩個肯定跑去趕經懺。祥雲法師說，如果跑去趕經懺，就下海了。
下海是很難聽的，你說聽了我們怎麼會有好印象？本來就沒好印象
，再聽到這個就更沒有好印象。但是也不能不學，就是日常法師說
的，會做早晚課就好，師父講經會念個開經偈，經講完會念個佛號
迴向，這樣就好了，不要學太多，學太多就去趕經懺去了。
　　後來我在基金會住了一年五個多月，那個時候華藏圖書館韓館
長，以前在家還沒有圖書館我們就去幫忙到成立圖書館，她那裡沒



有人請我過去。過去圖書館，韓館長喜歡唱念，喜歡做法會，去到
那邊實在是跟我的本願就不相應，我是出家要來學講經說法，怎麼
搞成這個樣子？搞到這個下場？實在說，真的是有一點心不甘情不
願。師父你不是叫我們不要趕經懺，不要學這些東西，要學講經說
法。他說不行，這個要聽館長的。不會。不會要學。所以那個時候
放大蒙山、小蒙山，過年要拜千佛懺，打佛七。師父又跟我們講，
你們要學，你們要學。那時候韓館長她去請一些老法師，大陸到台
灣的老法師來教法器，像明乘老法師，明乘老法師好像已經在去年
往生了。明訓老法師現在還在，蘇州人，現在還住在台灣南投彌陀
精舍，今年八十二了，跟我們老和尚是師兄弟，也是戒兄弟。館長
就是請他來教我們三時繫念的，早期是請明乘老法師、見如老法師
來放大蒙山的。
　　七月份佛門超度的事情多，這些老法師不能來。有一次明訓法
師他去圖書館請我們老和尚講經的錄音帶，被館長看到，館長就請
他來放大蒙山。明訓法師給館長講，我沒有辦法做到三密相應，變
不出食物給那些孤魂野鬼吃，這個我不敢做，他說如果你叫我做三
時繫念還可以。當時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叫三時繫念，館長找不到人
，急，好，三時繫念就三時繫念。大蒙山找不到法師，現在明訓法
師他說做三時繫念，那就做，請明訓法師來教我們，敲法器。三時
繫念一做，很多居士大家覺得這個跟我們修淨土很相應，大家從那
個時候開始，大家就很喜歡了，也傳到海內外。這個一傳出去，我
們就沒完沒了，本來我是想學講經說法的，現在變成在趕經懺。有
一次師父看到我，他還給我講，他說人家以前趕經懺是走路拿個包
袱，他說你現在趕經懺是坐飛機拉行李。我聽了，實在不曉得從何
說起。
　　在圖書館，師父他常常給我糾正一些唱念不正確的，因為我們



都不會。我們不會，以前做三時繫念，跟我師兄悟本法師，兩個做
三時繫念，也是跟基金會如道法師一樣，我們兩個常常出糗的。悟
本師兄那個「阿彌陀佛無上醫王」，跟「阿彌陀佛身金色」，沒有
一次起對的，他當維那，我敲木魚，他不會，我也不會，敲到最後
那個讚都唱一半，師兄說唱不下去了，那就跳過去了，就跳過去了
。然後第一時法會下來，我們兩個人是很沒有面子，趕快衝進去房
間，不敢出來見人，真的很不好意思，常常出這個狀況。後來練一
練，慢慢慢慢有好一點了。後來明訓法師他也不能來主持三時繫念
了。後來師父就叫我們，你們兩個輪流上。我們當維那、敲木魚都
敲不好了，現在還當主法的，作夢也沒有敢想當主法和尚，那個不
簡單的。到時候我們沒有德行，坐在台上被鬼拉下來，那真的是這
樣。在古時候都有這些公案，蓮池大師的《緇門崇行錄》，都有這
些公案。我們怎麼敢上去？師父說打鴨子上架，說要打鴨子上架。
所以我們就被逼上去了。後來悟本師兄他溜掉了、跑掉了，剩下我
，後來有一些師弟來出家，我心裡就在想，師父給師兄打鴨子上架
，我現在把師弟打鴨子上架。
　　我就給館長講，我說主法要輪流，不能就我上去，我下來當維
那，然後換他們上去。所以後來悟明法師、悟行法師、悟全法師，
我就給館長建議讓他們也上去。那個時候悟全法師雖然很年輕出家
，但是很有老和尚的樣子，館長看一看，這個有老和尚的味道，所
以他是最年輕的老和尚。我說我來當維那，讓師弟也去學主法，到
時候被鬼拉，不要我一個被拉，有人分攤。因為這些都不是我的本
願，我的本願是要講經說法，怎麼搞成這個下場？真的很不甘心，
但又不能說。館長那個時候是家族式的管理，家長式的管理，不是
民主的，家長式的管理，所以長幼有序。因為他們以前在大連也是
大家族，有那個家族式的觀念。現在就沒有了，現在沒有家族式的



，現在都是民主的。
　　這個三時繫念做了這麼多年，大家也覺得很好，因為人總是會
往生的，我們淨宗的同修覺得做三時繫念跟我們修淨土很相應，因
此也就普遍的傳開了，現在三時繫念變成我們淨宗超度的一個功課
。現在我們淨公老和尚又以這個來做消災，所以在二００八年四月
二十五號在廬江實際禪寺，請滿成老和尚舉辦百七繫念護國息災大
法會。老和尚寫一個聘書給我，當初只是要去做一天，我到廬江佛
教居士林，徐林長請我去做一天，清明祭祖。結果去實際禪寺看到
滿成老和尚，滿成老和尚寫一個邀請函，請我做四十九天。後來做
了一個禮拜，我們老和尚又替滿成老和尚寫一個邀請函是七百天的
，他老人家用毛筆寫的，而且還給我封一個繫念和尚的這個稱號。
封那個不好玩的，師父寫幾個字，幾分鐘就完了，他那個寫完了，
我要在那邊待七百天。在廬江，在山東到了冬天，特別在山東的時
候差點被凍死。當時我就想，我能活七百天嗎？我都對自己有懷疑
，我從來一輩子過年都在台灣過的，從來沒有在北方過的，真的差
點被凍死。但是佛力加持，總是拖了命，這個七百天也圓滿了。
　　後來在我們台灣台北雙溪這個道場，師父又叫我們要做七百天
，前幾天我向他老人家報告，我們十二月三十號七百天圓滿了。師
父說繼續做。本來我排的功課是禮拜一到禮拜五，每天聽經四個小
時，念佛六個小時，然後早課《無量壽經》一部，晚課《彌陀經》
一部，加個小蒙山。禮拜六、禮拜天，二天做三時繫念。我是這個
功課表，我都排好了，送給老和尚看，我想師父應該會同意，結果
得到的答案是距離二０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號愈來愈近了，繼續做
七百天。現在得到最新的指示要繼續做。所以師父寫那個繫念和尚
，真的不好玩的。師父講一句話很簡單，你做這個七百天，人力、
財力、物力，而且做法會的這些人，我還要去輔導他們的情緒。我



在廬江年輕的法師，大陸有些年輕的法師剛出家，你們這麼年輕就
出家，真佩服你們，難道你們都不會想五欲六塵嗎？沒有這些煩惱
嗎？不會受這些誘惑嗎？所以我就會替他們想。有時候難免在出家
修行的過程會有鬧情緒的時候，有時候排到他打法器，他心情不好
，不敲了。他可以不敲，我不能不上，你說怎麼辦？所以我還要負
責上課，還要講解，你們哪裡心情不舒服，給我講一講，我們來幫
你處理處理。
　　所以我跟他們講，你們心情不好就躲在房間不來，我說我心情
不好還是要上來，我說有時候我心情比你更不好，我是從台灣到大
陸來，你們都是這裡當地的，我這個心情也很不好。他說有的時候
他不來，他有事情很忙。我說實在講，我比你更忙。所以這個七百
天做下來也不是那麼容易，這些人你還要帶他們這些，他在這個過
程當中情緒上的出現，一個人從早上上午、下午、晚上，那個情緒
變化都不一樣的，有時候歡喜，有時候生氣，很不好搞的。師父老
人家講的一句話很簡單，再做七百，就完了，他就沒事了，後面的
事情是你的。今天實在講，來這裡跟大家吐一些辛酸，讓我情緒也
好受一下。我現在愈想愈不明白，師父你不是最反對趕經懺的嗎？
怎麼又叫我們要做七百場？一方面在講經說要講經教學，一方面又
叫我們天天做法會。這個問題我想我不用問，答案我也知道。我如
果問師父，說為什麼要天天做法會？災難太多！要消災，就這個答
案。的確也是。
　　我們做了這個護國息災，對於災難的減輕、緩和，災難的推遲
是有幫助，這個治標。但是根本的化解災難，還是要回歸到教育。
教育就把這個人，人心教好了，人心都變好了，災難就化解。治標
就是先把這個災難，要發生的先讓它緩一緩，讓我們有一點時間來
反省、來改過、來修行，主要是這個用意。所以標本兼治，要標本



兼治。因此二００七年，我們淨老和尚也看到很多同修都很喜歡做
三時繫念，所以就叫我在廬江實際禪寺教三時繫念，教學，教唱念
的。之前我也都不會，前面跟大家報告過了，我不會。不會，有一
些唱腔、儀規，我們實在都不懂，也都做錯了，也不知道。在圖書
館唱念我們也不懂，哪個是標準，哪個不標準，我們也不知道。領
眾，帶很多老菩薩念，實在講，當時跟我師兄，我們兩個都是跟著
老菩薩在念的，那個老菩薩念的音，老菩薩人多聲音大，念阿、念
伊，我們就跟著他念，我們也不知道不對。
　　二００二年我們跟老和尚第一次到日本去訪問，借日本大阪上
善寺一個淨土宗道場，做三時繫念。那個時候北京臨淄林導去錄影
，我在那邊主法，唱的就跟以前在圖書館跟那些老菩薩唱的尾音，
念伊、阿、哦。後來師父把我拉去旁邊，他說你怎麼這樣念的？在
圖書館就是這樣念的，那些老菩薩都這麼念的。不對！他說，你是
要字拉音的，你吐字、咬字，還要字正腔圓，叫我去買京劇來看。
他說你去看京劇，看人家怎麼唱的。我就不好再給師父說了，我沒
有把我的心聲講出來，我是要學講經說法的，又不是來學趕經懺的
，現在我已經很委屈了。但是師父講，我們也不能不接受，我也不
能跟他抬槓，好，我就去買京劇來看，看人家唱京劇的怎麼唱。咬
字、吐字，第一個字唱出來那個叫字，那個字的音拉下來，那就叫
腔，你要根據那個字的音拉下來，你不能變其他的音。
　　當時師父給我指點，我去看一看，我再看一些佛門的老法師，
真的他們那些老法師就是這樣唱的，我才知道我錯了。之前我不知
道，因為老菩薩就這樣唱，我們是跟老菩薩的，後來我就改過來。
叫我教學我就有壓力了，以前沒有叫我教，反正應付過去就好了，
反正我出家又不是要趕經懺的。但是教學，我想一想這個不行，教
學如果教一些不正確的，那對不起人，要負責任的，所以我實在壓



力很大。叫我到廬江實際禪寺教三時繫念，他老人家在華嚴講堂講
《華嚴經》，蔡老師在湯池教《弟子規》。我知道他老人家的用意
，當時二００八年就是這樣來消災的，做三時繫念。所以我現在一
直在看三時繫念儀規各方面，參考古代叢林，現代的變化，真的要
做，也是事情很多的。但是現在也不能不做，現在師父上人安排我
這個工作，雖然不是自己的本願，也要勉為其難的依教奉行。要依
教奉行，我就調整心態，如果不調整心態，我自己會得憂鬱症。真
的我沒有騙你，人要會調心，你不調真的會得憂鬱症。當時我在圖
書館帶著這些師弟敲法器，以前有一個悟修師，人很高大，比我高
大，他一百九十幾公分，他是打籃球最好的身材，他學敲木魚，那
個木魚就真的像劈柴一樣。還有敲地鐘，那個地鐘敲得好，你一支
香念下來，你沒有感覺時間很長，一下就過去了。地鐘會敲你很攝
心，你耳根一收攝，然後心就跟著佛號，你就不會打妄念。法器是
這個作用的。
　　夏蓮居老居士在《淨語》裡面講迦陵音，把法器的原理原則都
給我們講出來。所以一九九０年我第一次到大陸去，韓館長叫去我
旅遊，接到命令一個人參加旅行團，人家吃肉，我一個吃素的。師
父說剛好你們這次行程有去北京，黃念祖老居士《念佛三昧論》講
稿，你帶去給他老人家校對，校對好了，帶回來台灣印。那好！利
用這個機會去看看這位大德也是好，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一九九
０年，二十一年前，那個時候我記得是坐三輪車，那個時候大陸北
京還有三輪車，我請導遊帶我去黃老居士他們住的胡同，這個胡同
裡面，我就把師父交代這個交給他。然後向他老人家請教，那個時
候師父叫我們拜《寶王三昧懺》，夏蓮居老居士編的《寶王三昧懺
》，沒有板眼，哪裡拜、怎麼唱我們不知道。我就帶那一本順便去
請教他老人家。黃念祖老居士講，那一年拜一次的不重要，念佛比



較重要。他說念佛木魚最重要，這個木魚就是定心魚，你敲得好心
定，敲不好心就散亂。
　　所以他給我講，夏蓮居老居士在世的時候，他親自帶領大家在
大陸好像在廣濟寺還是什麼地方，打一個佛七，說那次佛七打的那
個拜墊都是舍利，他說從那次以後就沒有這樣的佛七，夏老自己親
自敲法器。所以法器它是幫助定心的，它的作用幫助定心的，每個
法器都有它的作用。包括你敲法器的時間長短，都有它的作用。像
一開始先敲三個大罄，讓心沉靜下來，因為大家匆匆忙忙進來，心
還沒有定，前面一段程序讓你這個身心先沉靜下來，就是這些作用
的，古代叢林對這個非常重視。帶領新的人敲法器，敲得像劈柴一
樣，我當維那，我聽了真的生煩惱，真的會生煩惱。我還沒有出家
的時候，有一次我母親，她都住在寺院，在台北外雙溪有一個蓮池
禪寺，一個老尼師的廟。她請了一個老和尚七十幾歲了，人很老，
那個道場沒人，那個老尼師在台北市又有一個道場，平常也不在。
我母親去，去那邊幫他們做義工燒飯，我有空就去看我母親。我就
在那邊掛單，早上起來跟他們做早課，只有兩個人，有一個是花蓮
來的女眾，大概四十幾歲沒有出家，是在家的女居士。沒有人，就
那個老和尚當維那，老和尚就教那個女居士，她敲木魚。這個女居
士她有羊癲癇的病，羊癲癇大家有沒有聽說過？就是如果她一發作
，人就倒下去口吐白沫。
　　那天我去參加早課，我們早課只有三個人，我是清眾，七十幾
歲那個老和尚他當維那，羊癲癇那個女居士她敲木魚。木魚常常敲
錯，敲的不對，老和尚就生煩惱，那個火一來，敲大罄那個大棒，
走過去從她的頭就敲下去。那是我當場，如是我聞，親自看到的。
我說做早課做到去拿大罄那個槌子，去把人家的頭當大罄敲。我才
知道做早課、晚課都會做到生煩惱的，那不是修戒定慧的，生煩惱



的。後來我出家了，在圖書館聽到這些師弟敲的亂七八糟的，我也
火就上來了，但是只差沒有拿那個過去給人家打，不能打，有在聽
經還是有差，因為那個老和尚沒聽經。有在聽經，我知道要修忍辱
，要修忍辱，不能打，不能發作，不能發作。
　　後來我怎麼調整心態？我就想到聽師父講經不是要修忍辱嗎？
我說這個也是修忍辱，我現在不忍受他這些不正確的，我要讓他當
實驗品，好像學校那個實習醫生，你要讓他當實驗品，他肯定醫得
不好，但是你沒有人犧牲，他學不出來。我那個時候這個念頭一轉
，我不是在跟你共修，我現在在修忍辱波羅蜜，忍受你亂敲，忍受
你敲得很不好，這樣才可以把你們培養起來。那時候念頭一轉就不
是貪瞋痴了，就是六度，忍辱波羅蜜，就是聽他敲的不對，聽他敲
的像劈柴一樣，我就不聽那個，修忍辱波羅蜜，因為《金剛經》就
是這麼修的。所以忍辱波羅蜜隨時都可以修，大家舉一反三，你就
會修了。這個修就是調整自己心態，不然你會被氣死，氣死去驗傷
又驗沒有傷，氣死驗不出來的，就是你白白氣死，去醫院驗傷驗沒
有，沒有。
　　現在做三時繫念，我把心裡的話跟大家吐露，我出家的意願是
學講經說法，現在變成要做繫念和尚，你說我會很痛快嗎？實在講
，下次碰到師父又說我去趕經懺，聽到心裡面真的是五味雜陳，真
的不曉得怎麼說。後來我在這個地方我也調整心態，我以前在圖書
館聽韓館長講，韓館長就叫我們學這些。有居士給韓館長講，那不
是趕經懺嗎？館長怎麼回答？趕經懺也是一個法門！韓館長說趕經
懺也是一個法門。後來我在旁邊聽到，館長這個回答也不無道理，
經懺，經是佛講的，懺是祖師編的，經懺本身的內容是沒錯，是對
的，只是那些人把它當作生意買賣，做一場法會訂個價錢，多少錢
，價碼不一樣。這我怎麼知道的？也是聽館長講的，館長她廟跑得



多，那些法師，哪個法師他唱哪一句讚比較好，哪個法師唱哪個讚
比較好，她都知道，她廟跑得多。有一次我聽韓館長講，她說人家
趕經懺那個價碼不一樣的，還有價碼不一樣？她說有馬的，跟沒有
馬的不一樣。什麼是有馬的，有的沒有馬？她說馬的，就是馬馬虎
虎的，念經都念一句跳一句，念一句跳一句，這樣跳過去的，原來
要念兩個小時，一個小時就可以念完的，這個叫馬的。馬的就比較
便宜，譬如說馬的一場台幣五百。不馬的，不馬就是規規矩矩這樣
念，一千。然後法師就會問，你要馬還是不馬？馬的多少，不馬的
多少。在館長那邊學到這些經懺術語，學到這些經懺術語就是馬的
跟不馬的，我才知道原來佛門裡面還有行情的。
　　後來有一次我去參加樂崇輝居士大乘精舍，他在監獄裡面辦一
個農曆七月超度，大蒙山，在台北看守所被執行死刑的現場去超度
。我就被邀請了，樂居士就請一些經懺法師去，早上就先誦《地藏
經》，下午做大蒙山。我《地藏經》是從頭到尾一字不漏的都念出
來，其他那些法師念一句跳一句，念一句跳一句，都是我在念，他
們很輕鬆。後來法會做完了，那個法師拿名片給我，說歡迎我參加
他們做法會的。因為我去參加他們很輕鬆，他們都不用念，我是從
頭念到尾，我想這些被槍斃的亡魂要超度，要認真的念。所以我才
知道館長講的那個馬的跟不馬的，原來我也真的見識到了。做經懺
，的確經懺就是個法門沒錯，是你人給它用錯了，如果我們把它當
作修行，那每個法門都能幫助我們成就，這是一點也不假。所以韓
館長每一年要拜千佛懺，每一年都拜三天而已，一年拜一次。第一
天拜下來，那兩隻腳就像機器人一樣，走路就像機器人，第二天就
比較好，第三天就很舒服了。很舒服想要再拜，沒有了，明年再來
。
　　當時候我想，我說這個千佛懺，如果我們能夠根據這個一門深



入，長時薰修，就一天拜一千佛，我想連續給它拜個三年，我看業
障沒有全消也消得差不多了。又念佛，又拜佛，而且我們拜千佛懺
，有的地方拜千佛懺，他是只有拜一半的，譬如說東單拜一尊佛，
西單拜一尊佛，是這樣拜的，一千佛拜下來，實際上他們只有拜五
百。我們不敢偷工減料，我們東單、西單一尊佛兩邊都要拜，拜下
來的確業障也消了不少，的確也很好。這個拜佛、念佛有觀想，的
確這個也是修行。現在做三時繫念，我也是調整心態，我們不要把
它一直想說是趕經懺，我們給它轉個觀念，我們是用這樣的形式來
修行，等於集合大家來共修，這樣也是一個修行的方式，一個修行
的法門。所以這些法沒有高下，關鍵在我們人心怎麼去看待，我們
怎麼去看這個事情，用什麼思想理念來做這個事情。如果我們念頭
正確的，來做這些法事，也是在修行。這是我個人從這個地方一點
體會，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也希望我們學院以後這些方面，在唱念教學方面，也是需要
不斷來提升，因為它也是一門功課，我們也把它列入教學的一個項
目。像學校你辦音樂課，大家不會說那是宗教、迷信，不會。我們
現在佛門，我們大家也要把這個法會，這些經懺，不管什麼經懺，
它就是教育。這就是儒家講的聖人以禮樂治天下，禮就是等於佛的
戒，戒律一樣，收攝我們身口，用樂來調這個心。佛門的唱念梵唄
也是調心的，戒律來收攝身口，跟儒家教學是一樣的。因為人總是
有心情，我們凡夫這個情緒喜怒哀樂愛惡欲，這個七情是免不了的
，我們怎麼來給它調和，樂就是調和這個。所以在儒家講，「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們的喜怒哀樂還
沒有發作，這個時候的心就是中，中心。我們凡夫不可能都不會發
作，發作你要有個節制，不要太過，這個心就平和了，就心平氣和
。所以我剛出家的時候心情鬱悶，剛剛出家也會想俗家人，早晚課



唱念唱一唱，這個心情就舒緩，也有這個作用。所以梵唄就是讓我
們念了心回歸到清淨。所以我們也要把它列為教學的一個項目，不
要把它列在趕經懺的項目，把它列在佛門修行的一個項目。這是希
望我們學院以後能夠在這一方面來提倡教學。但是我們教一定要自
己要先學，所以謂教學相長，我們總不能給人家教一個不正確、不
標準的，那就很對不起人。這些工作都是非常重要，也非常艱辛的
一個工作，但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心去做，沒有做
不成的事情。這是我在這裡提出一些建議。
　　現在我們老和尚，我們聽他老人家在講經的時候講，這次來要
辦理交接，要交給年輕的法師來經營、來弘法。這個也是安排，安
排這些事情，安排。他老人家安排，根據我這麼多年的觀察，有時
候他只是做，沒有說。他就是做給你看，你就是根據他安排的，你
做什麼、做什麼，就是他老人家安排的。他只是沒有明白的說，我
安排你做什麼，安排你做什麼，只是沒有這麼講，但是實際上他就
給你安排好了。安排好了，我們做學生的也只能依教奉行。我出家
是要學講經說法的，現在給我安排做繫念和尚，這個意思是什麼，
大家明白嗎？大家明白不明白？我想了很久，後來才想通了。師父
不是給我安排，教我一門深入，長時薰修，你專門做三時繫念。那
師父既然這麼安排，我也要依教奉行對不對？也不能跟師父老人家
討價還價。我也希望我們師弟，師父安排大家，聽話就好，聽話就
接受，師父怎麼安排，我們就怎麼接受，我們就去實行，這樣就好
了。
　　師父安排學院的師弟們要講經教學，這裡是學院、學校，大家
就依教奉行，就講經教學。我是被安排到趕經懺的，沒辦法，如果
你們不要的話，我們一起去跟師父報告，我們兩個來換，我把這個
繫念和尚給你，你把你那個給我，這是原來我想要的。今天實在講



，也不是講什麼開示，就是在向各位吐露我的心酸。這個也剛好給
大家調劑調劑，如果我正經八百的在這裡講經說法，可能一半以上
會打瞌睡，所以這個是調劑。那調劑好了，精神好了，下面一場就
更精彩的，我們定弘法師他講的，那就正規的，那就是講經教學，
大家就不能再打瞌睡了。這場我們是調劑打瞌睡、昏沉的，調劑的
。不然我們下面還有兩場，時間還很長。好，現在時間只有剩下十
五分鐘，這個十五分鐘我想把我們師父上人，淨公老和尚在慶祝十
週年慶這個特刊，前面的一篇序文，大概念一念，做為我們這場演
講的結語。對不起，我有老花眼，因為我在師父面前就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戴眼鏡，師父說悟道有老花了，他老人家八十五還沒有
老花，我已經老花了，所以在他老人家面前我都很不敢戴。這個時
候他老人家不在，戴一下。這個序言，如果有特刊的，大家可以看
。
　　「猶記當年初買教堂好像昨日之事，匆匆已過十年。孟子曰：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小至一家之榮枯，大至一國之隆替，乃至聖
教之興衰，端賴能否有繼承人承先啟後，繼往開來。」開頭這一段
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傳人。沒有傳人就像我們世俗講沒有後代
，就斷絕了。佛門也是一樣，要有傳人，佛法才能傳得下去。「近
世佛教衰微，總在缺乏真正修持之弘護人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法賴人弘，弘傳之人賴護法善士輔翼成就之。二者相輔相成，缺
一不可。」這一段是講到弘護，弘法跟護法，真的是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佛法沒有人去弘揚，法沒有辦法自己去弘揚，要靠人。這
個弘法傳法的人，也要依賴護法的幫助，真正護法兩方面相輔相成
，缺一不可。
　　「多年來淨空一直想有一僻靜優雅之阿蘭若，作為培育弘護人
才之所，是以十年前在澳大利亞昆士蘭省圖文巴市成立淨宗學院，



學院環境清幽，有豐富藏書，及影音資料，又得全球各地有緣之善
心仁者支持。惜空有寶書無人讀，空有淨地無人修。」這段話是很
感嘆的話，我們大家看到這個地方，住在學院的四眾同修要好好珍
惜這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好好來學習，心要定在這個地方。
　　「佛法的修證在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開慧，以成就本有智
慧德能。在德行上，出家人首需紮四根，在家落實三根。十年來學
院四眾弟子在圖文巴落實敦親睦鄰方面，博得鄰人讚歎是好人之虛
名，也舉辦幾個重大國際會議。然佛法修行重實質不重形式，虛名
不能了脫生死，四根實未深紮，德行亦不圓備，更遑論得定，得念
佛三昧，得大悟。古來祖師大德之成就在於一門深入，長時薰修，
日本之祖師皆在比叡山住山十六年以上，才成就日本佛門十三個宗
派。若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對善知識之教誡不能深信，依教
奉行，仍徒務虛名，四處奔波，如浮萍無根，道業定無成，眾生得
利亦有限，於己更是百害無一利。淨空已多次提醒，然言者諄諄，
聽者藐藐，實汗顏再提及。」這段話是師父上人一個痛心的話，希
望我們在學院的師弟大家要體會師父上人的苦心，大家在這裡，人
在福中要知道福，師父上人為大家找護法、安排。我跟你們不一樣
，實在講我還滿嫉妒的，師父對你們這麼好，我一個人要單打獨鬥
，我要靠自己，我要奔波，我要趕經懺，我有收徒弟，你們很輕鬆
一個人，我拖家帶眷的，所以大家要知道福，要惜福！不要讓師父
上人失望，不要到處亂跑。
　　「所謂地獄門前僧道多，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十年來，淨
空從古稀之年進入耄耋之年，隨時等待彌陀接引。人生還能有多少
十年春秋，流光易逝，若學院學人仍悠悠放任，懈怠享受，任時間
空過，豈僅是辜負全球淨業善士護持之悲心，來生必披毛戴角還，
泥犁地獄決有分，豈能不惺惺乎！」這個一段也是很重要的開示，



我們也不能輕易給它看過。我們要提高警覺，不要拿悟梵師的例子
，梵師還能往生到實報莊嚴土，我們現在沒有關係，到中陰身再來
修也還來得及，搞不好我們往生到常寂光土了。不能這樣想。我們
希望悟梵師最好她現在成佛最好，趕快來度我們，我們希望一切眾
生都往生常寂光土、都成佛了，那是最好的，這是我們的願望。但
是我們的願望總是不能有僥倖之心，還是要很踏實的來學習。
　　「古云：若要佛法興除非僧讚僧，修行人若要成就，心態十分
重要，斷不可有傲慢嫉妒之心，需時時存謙卑學習之態度，如此佛
法才能興旺。亦不可有搜過批評之態度，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應視一切人事境緣皆是佛菩薩示現教導，若能以此存心，道業必
成。若世間有四人以上團體存此心遵依六和敬，必蒙三寶加持，龍
天善神擁護，必能挽劫難於崩頹。」這個話跟前段也不矛盾，這個
是對外面的，對外人家的道場好不好，我們不要批評。前面我們淨
公老和尚講的話，對我們內部的講話。對外面的道場我們要讚歎，
你可不能拿這句去否定前面老和尚講的，這個就錯了，這個我們要
知道，這個話是對外面。
　　「現今災難頻仍，乾坤粉碎之巨難，隨時可能降臨，淨業學人
應努力斷惡修善，懺除業障，善護口業，不譏他過；善護身業，不
失律儀；善護意業，清淨無染。雖不能完全免除災難，亦能將災難
減至最輕。在此期勉學院四眾學人，及全球淨業學人，未來十年，
不可再空過，應努力精進，懺悔過惡，一心念佛，求生淨土，專依
淨土大經，一門深入，一生不改，期未來十年內剋期取證。才能報
父母、師長、佛祖、眾生之大恩大德。庶不致淪落惡道，苦報無窮
，願我四眾同倫共勉之。」這一段是期望我們全球四眾同修共勉之
的一個開示，我們要常常記在心裡，不要忘記。「淨空敬識於台北
內湖。」他這篇在台北內湖寫的。「二O一一年十月七日」。



　　這篇序文念完了，做為我們這場演講的一個結語，今天非常感
謝大家的參與，悟道在此地身分也算是主人、也算是客人，道場是
師父的道場，就我們師生關係也是主人。但是我在學院沒有任何的
執事，我也跟大家一樣來當客人，所以我這裡有一個貴賓證，VIP的
。所以我們這次也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就主人的身分，我歡迎大
家來學院，我們有招待不周的地方，有失禮的地方，我們都在學習
，請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指教。另外，我們也以客人的身分，跟大
家一樣，祝福學院未來的十年會有很大的成就。謝謝各位，阿彌陀
佛。
　　
　　


